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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語琪回到家時，母親應該已在那裡吊死很久了。



沒有撕心裂肺的哭喊，沒有一聲聲的呼喚，語琪只是看了一眼，便輕輕地反鎖上門，換了拖鞋，平靜地走向母親懸在客廳裡的屍體，隨手把車鑰匙扔到沙發上，發出的聲響那麼的清晰?刺耳。



屋裡暗暗的，窗簾緊緊地閉著，一縷陽光從窗簾的縫隙照到地板上。



語琪停住了腳步，凝視著地板上的那道亮光，彷彿跨過那道線，就要跨入另一個世界一樣。



幾秒種的遲疑之後，語琪邁過那道線，走到了母親的身邊。



母親掛得很高，平視過去只是看到母親旗袍的裙擺。



語琪抬起頭，看到母親的頭歪著，眼睛緊緊地閉著，舌頭微微吐出嘴唇，一條白綾從母親脖子的側面一直伸向二樓樓梯的橫桿。



語琪默默地低下頭，只見母親的一隻白色高跟鞋落在地上，腳面繃得直直的直指地面，即使光線很暗也能看出，母親穿的是質地很好的肉色或是淺灰色的絲襪。



這棟別墅是母親十年前買的，那時候，語琪還是一個鬱鬱寡歡的十三歲的小姑娘。



她對父親根本沒有什麼印象，從一懂事開始，就一直跟著母親，先是住在城裡的公寓裡，總是能見到一個又老又醜的男人。



後來發生了一件讓自己終生痛恨的事情，再後來就來到了這個近郊的大房子裡。



她們的生活好像從此與社會隔絕開來，除了她們去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後來又在一個單位上班，既沒有客人來，母親也從不帶她去串門。



母親是一個單位的會計，語琪也一直接受著良好的教育，可她做夢也不會想到，和藹可親的母親為了她的幸福和快樂，到底挪走了單位的多少錢。



語琪抱著母親的雙腿，把臉深深埋進母親的腹部，不知是屍體的冰冷還是旗袍的絲滑清涼，語琪感到了一股寒氣刺入了自己身體。



就這樣在黑暗中站了很久，語琪放開手緩緩走上二樓，打開母親的臥室門時，刺眼的陽光讓語琪睜不開眼睛。



她用手罩住光線走到床前坐下，半分鐘後，她看清了梳妝台上母親留下的遺書，當讀到那字裡行間深深的愛、深深的悔，語琪的眼淚終於流了下來，直至渾身抽動不止。



不知過了多久，語琪恢復了平靜，但內心依然切切地痛楚著。



母親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好強的外表常常掩飾不住她的脆弱。



今天上午在單位聽到見到的那一切，讓語琪知道了母親那些年都做了什麼，單位領導也十分嚴肅地詢問語琪，她的母親去哪裡了？



她們現在住在哪裡？



他們在城裡的公寓沒有找到她母親，而且那個公寓應該是很久沒有住人了。



語琪表示沒有跟母親住在一起，便借口去找母親溜走了。



她給母親打了電話，母親只告訴她，有件給她的東西放在梳妝台上，然後說了一句：「琪琪，媽媽愛你。」



語琪感到了事情的不妙，只喊了一句：「媽。」



那邊的電話便掛斷了。



語琪駕車飛快地往家的方向駛去，腦海中反覆迴響著昨晚母親的那些話，母親一反常態地告訴了語琪很多很多她一直想知道，但從來都沒有辦法從母親那裡得到答案的事情。



也看到了一張母親年輕時的相片，在那個美麗而快樂的女孩兒旁邊，是一個十分英俊的青年，那就是自己的父親。



母親上中專時愛上了自己的老師，一段在母親心中純真的戀情，留下的卻是一個有婦之夫的決然離棄和自己腹中的孩子。



肚子越來越大，執拗的母親終於在別人的指指點點和家人的羞愧責罵中，偷偷地出走到這個城市。



在一個陌生環境中，十八歲的她硬是生存了下來，付出了多少可想而知，而最大的代價莫過於那個幫助了她的老男人不但佔有了她，後來還猥褻了她那才剛剛十歲的女兒。



她把那個惡棍送進了監獄，拚命地要帶自己的女兒離開那個齷齪之地，她要給女兒最好的未來。



但從那個時候開始，語琪的心一直都是冷冷的，還常常感到一種恐懼，直到大學時那個帥帥的小伙子不知不覺地藏進自己的心裡。



可畢業時，她心中的白馬王子還是選擇了放棄，不願意跟她回到這個城市。



語琪捨棄不了自己的母親，在回來的兩個月裡，她進了母親所在的工作單位，開著母親給她買的車，每天和母親一起上下班。



陪伴母親的生活，讓她似乎就要忘了那個曾經充滿愛戀的又處處喧雜的大都市，但陣陣的反應讓她意識到自己可能懷孕了。



昨晚母親的話又讓她心裡亂亂的，也根本沒有注意到那是母親在做最後抉擇前的傾訴，其實她應該知道的，母親對她只有關心和呵護，從來沒有傾訴過。



從單位到家要開一個小時的車，而母親不會開車，此前從來都是騎電動車。



語琪知道，這一個小時的路程，即使趕回去一切都晚了。



今天早晨母親說不舒服請了假，沒有和自己一起去上班，一定是做好了什麼準備。



一個小時的路程，語琪從焦慮、悲傷到平靜，彷彿走過一段漫長的歷程。



母親在遺書中寫道：琪琪，我知道你懷孕了，你回去找他吧，不要再像媽媽這樣，一定要保護好自己的孩子。



媽媽做了錯事，是要付出代價的，你的家不再是這裡，這裡就要被收走了，就讓媽媽留在這裡吧。



「媽媽。」



語琪輕輕地說著：「琪琪跟你在一起，不會走的，這裡就是我的家。」



語琪一邊起身尋找準備自縊的絞索，一邊在腦海裡重複著一個念頭：其實自己就是母親的翻版，那個男人不會接受自己的，自己也不能讓孩子像自己一樣歷經心理的磨難和煎熬，一家?人在一起吧，這才是幸福的。



語琪在屋裡只找到一根白色的尼龍繩，那個繩子還是十年前搬家時專門買來捆東西用的。



語琪把繩子用濕布擦得乾乾淨淨，一頭綁在二樓樓梯橫桿母親那條白綾的旁邊，一頭甩向樓下，再從衛生間取了一條毛巾，下樓了。



語琪把樓下的燈全都打開了，整個客廳馬上顯得明亮而溫暖。



掛在白綾上的母親在微微地轉動著，可能是剛才繫繩子的時候碰到了白綾。



母親雖已四十出頭，但很有中年婦人的韻味，身材還是那麼的好，在淺色旗袍的襯托下，依然嫵媚動人，肉色的絲襪在暖暖的燈光下泛著絲光。



語琪彎下腰，撿起地上白色的高跟鞋，想給母親穿上，但繃得直直的腳怎麼也穿不上去，於是語琪便把另一隻穿在腳上的鞋摳了下來，整整齊齊地擺在母親屍體的下方。



語琪把母親曾經墊腳自縊的凳子又擺在那張台几上，剛準備爬上去，突然意識到自己還沒有換好衣服也沒有補妝沒有上衛生間，怎麼能這樣去追母親呢？



怎麼能衣冠不整面帶素顏大小便失禁呢？



語琪幾乎是跑著上樓回到自己的臥室，好像生怕母親走遠了一樣。



一會兒，再次來到樓下的語琪換了一身淡粉色小碎花的連衣裙，穿著白色的連褲絲襪和一雙粉色的高跟鞋，這其實是她上大學第一年時，母親給她的生日禮物。



語琪描了淡淡的眉，長長的睫毛翹翹的，那雙秀美的眼睛裡不再有迷茫和失落，白皙的臉蛋襯托著可愛的鼻子和小嘴，平添了幾分冷傲和自信。



語琪拿起毛巾爬上台幾，又踩在凳子上，面向母親屍體的方向，把尼龍繩結成一個繩套，把毛巾墊在繩套上，慢慢把頭放進去，用手整理了一下頜下的毛巾，便摸著自己的肚子自言自?語道：嗯，軟軟的，寶寶，乖，跟媽媽一起去追外婆。



說完，眼睛一閉，身子往前一傾，凳子一下從台幾上又翻倒在地上，懸空的身體擺向母親的屍體，最後碰在一起，被彈了回來。



母親的屍體又開始在擺動中旋轉起來，語琪也在擺動中旋轉著，剛才柔軟的繩套再沒有柔軟的感覺，緊緊地勒在脖子上，眼前開始變得模糊，腦子裡和胸口就像燒起了火！



語琪感到自己的眼睛在往外凸，好像要把眼球擠出去，纖細白皙的脖子裡發出咯咯聲，她再也沒有剛才的平靜和淡然。



窒息的痛苦很快讓她掙扎起來，雙手拚命地想抬起來，但只抬到胸部便又垂了下來，雙腿不斷地踢蹬想找到墊腳的地方，直到兩隻粉色的高跟鞋都踢掉了。



一分鐘後，語琪的意識基本喪失了，但雙手還在划船一樣前後劃著，穿著白色絲襪的雙腳在空中漫步，她的雙眼不再有外凸的感覺，半睜半閉，眼神變得迷離了，脖子裡還在咯咯的響?著，舌頭從她那張小嘴裡拱了出來，不停地顫動。



再後來，語琪的手腳都不劃了，無力地垂在那裡，隨著身體一邊慢慢地轉動一邊不停抽搐著。



母親屍體的轉動先停了下來，正好面對著女兒掙扎的方向，不一會兒，語琪也伴著最後一次身體抽搐，嗓子裡發出了最後一聲嗝嘍聲，便逕自無力地掛在空中了，轉動也慢慢地停了下?來。



當天晚上，發現母女都失聯了的單位領導，帶著執法人員終於查到了母女二人的真實住址並趕到了這座郊區的大宅子。



當大家看到燈光卻得不應答時，便破門而入。



當然，映入眾人眼簾的，是一對衣著整齊而淡雅的母女，在溫暖燈光下，面對面，靜靜地懸掛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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